
心中 的 雨 花 石 （散文 ）
刘长 青

儿时 长在南京 ，如
今整 整离 开二十 年了 ，
记忆最深 的 ，就 是 雨花
石，至今 案 头还摆放着
它。石 头色 彩斑斓 ，圆
润，不 是什么 上 品 ，因 是
自己拾 来 的 ，自 然十分
爱惜 。伏案 之余，常 常细
细玩 赏 ，石上道道 淡红
的条 纹隐隐 的 ，恰 似丝
丝血痕，让人们 想起那
些流 着 鲜 血倒下去 的人
们。忠王李秀 成率太平
军抗 击 曾 国 藩 在雨花 台
洒下 汩 汩殷红 的鲜 血 ；
中国 工人运动 的杰 出 领
袖邓 中 夏 ，青 年运 动 的
先锋 战士恽 代英以及数
万计 的 中 华 优秀儿女在
这里洒 下过 汩 汩殷红 的
血……传 说 这 浸透 了 烈
士鲜 血的圣 台之地 ，只
要捧 起 沃 土 ，朝 天 扬
去，就会化作斑斓璀璨
的石 ，纷纷落下。啊 ，石
如花雨 呢 ！那是 血的升
华，是英气 的 结 晶 ，其
中蕴 藏 着 先 人们 的 忠魂

精魄 ，蕴 藏着 中 华 民族
的骄 傲 自 豪 ，使 人 振
奋，使 人沉思 。

出差去 上海 ，中 途
专意 在南京下了 车 ，想
再去 雨花 台 ，还想再采
些雨花石。谁想台址犹
在，石 却难寻了 。在几
个年轻人 的 石 头摊 里 ，
我发 现 了 珍 品 ，年轻的
贩石人说：“‘旭 日 东
升’五元；‘平沙 落雁
’六元。”我 说 ：“小小
石子怎好卖 这 么 高 的
价。”年轻人说：“你
真是有 眼不 识金 镶 玉 ，
雨花 石 怎 么 来 的 知 道
不？”我虔诚地答：“忠
骨造 化 ，鲜 血 殷 染 而
成。”年轻 的 卖 石人不
以为 然 地笑 着 说：“咱
们可悲 就 在 于把一些编
造的 故事 当 了 真。要说
编故事 我 也 会 ，这 雨花

石原本是沈万三 的金 银
珠宝 ，朱元 璋在南 京 做
了皇帝 ，眼馋沈万三 的
钱财，便发配他去云南
充军 ，赶 出 了 南 京城 。
沈万三一气之下，口 念
咒语 ，把所有金银珠宝
变成 了石头 ，撒在这 乱
石岗 ，从此这 里就叫雨
花台。雨花石是不是 石
中之 宝？能不值钱？”

一颗小石子 ，两 种
传说 故事 ，我无言 了 ，
心中 却颇 为 不忿。在石
摊上 ，在买 卖人群 中 ，
我感 到 一种 情 绪 在 流

露，在滋长：是遗忘 ，
还是对钱的追求？“买
吧，雨花石！‘平沙落
雁’大块儿！”粗犷的
叫买声扰乱了 我的心 ，
也扰乱了 烈士群雕下的
肃穆气氛。回 头看 了看
挺拔 的雕 像 ，端详那一
幅幅坚定 、刚毅的 面容 ，
和那雕 出 的无情 的手铐
和脚镣 ，怀着无 限沉重
的之感 ，我默默地离开
了雨花 台。卖石 的小伙
子大概看 出 我十分 喜欢
他的石头 ，冲着 我背影
大声叫喊：“少吃两 斤
肉，买个稀 罕物 ，拿 回
去够看一 辈子 的。”我停
了停 ，然后 又加快了 步
子。此 时 ，脑海 里又浮

现出 我案 头那
颗小小 的 雨花
石，两 颗我童
年时 亲 手采 得
的平平常 常 的
雨花石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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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温 馨 的 三 月 ，我 想 起
我们播在 荒 原 上 的 脚 印
昔日 的 叹 息 已 变 做肥 料
长成 端 秀 的 白 杨 树 林
三月 雨 ，适度 的 显 影 夜

十八 岁 的 笑 声 多 么 迷 人
我们 的 履 历 顿 失 去 暗 色
不必 珍 藏 湿 淋淋 的 记 忆

岁月 脱 落 了 几 缕 白 发
河水 ，悄 悄 为 它 梳理
我们 的 歌 声 从 未 喑 哑
在这 迎春 花 拥 抱 的 土 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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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 绿 色 一 片
这里 储存 着 春 天
鲜活 的 诗 情 ，携 着 爱
携着 走 好 的 祝 愿

象无 数道 喷 香 的 小 溪
注入 生 活 ，注 入
无数可 盼 的 心 田

看笑脸 张 张
张张 笑脸

绿色 中有花 的 点 缀
夏晨 能 不 生 机 盎 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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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邻
居老 陈 师
傅是个还不
到退休年龄
的退 休 工
人。考其原
因，只 是 因
他小儿子吵
着要顶班 ，
才逼他去赋
闲的 。

这老 陈 ，
寡言语 ，少

交往，倔 得 象 头牛 。
平素和 邻居见面 ，从不
打招 呼 ，连个 头也懒 得
点一下。因 此 ，一 垛墙
的两 边相 处了 四 五年 ，
我竟从未和 他说过一 句
话。显示我们睦邻 关系
的是他的老伴。他老伴
和他 正相反 ，爱唠叨 ，
喜结交 ，是我们家 的座
上客。每 次 串 门 来 ，又
总是有 天没 头地 抱怨儿
媳妇 如 何不孝 顺 ，孙子
如何骄惯 ，老 头子 如 何
生闷气等 等 。从她 的言
谈中 ，我 了解 到老 陈 家
过去 拖累 大 ，生活 不宽
裕；现在 退休 了 ，每 月
八十来元钱 ，又 要无代
价地给大儿子看孩 子 ，
小儿子吃饭又不花 钱 ，
生活 仍不宽 裕。因 此 ，
他把钱看 得很 重 ，这 闷
气，便是 因 向儿女 们 要
钱要不来才 生起的 。

前不久有那么 几个
夜晚，听 到 老 陈 两 口
子吵 架。吵 了 几 次 架
后，好象老陈 白 天干脆
不回 家了 。这 却使我很
纳闷 。更令 我 纳 闷 的

是，老陈的老伴也从此
不再来我家 串 门 了 ，并
且见了 面也 不 再 打 招
呼。好在如今城 里的居
民恪 守 的是 “鸡犬之声
相闻 ，老 死不相 往来 ”
的信 条 ，无 来 往倒更
安静些。管 自 己犹难 ，
谁还管 得 了别人呢！从
此，我便再不知邻居家
的景况了 。

有一天 ，我
有事去老陈家 的
工厂 ，才进 门 ，
便看 见老 陈躬身
站在 自 行 车 停放
处，帮人往出推
自行 车。由 于他
是那 样一 种 脾
气，我 平 时也从
来不主 动 和 他打
招呼 ，这次 仍 将
自行 车一放 ，拔
腿就 往厂 部 走 。
没想 到 ，老 陈倒
主动 叫住了 我。“要交
存车 费 吗？”我 下意 识
地从 口 袋 里掏 摸零 钱 。
更没想到 ，他居然很 快
地走进 门 房 ，拖 出 一把
椅子 ，非让我坐下不可。
老陈 竟更客气地双手给
我敬上一 支烟 ，俨然 以
上宾礼遇。这 事 ，放在
其他邻居 身 上 ，并不过
分，可这老陈 ，怎 么会
一返常态呢？

我莫 名 其妙 ，他却
不急 不慌 ，慢慢地一字
一顿地 对我说：“我不
想吃闲 饭 ，也不该 吃闲
饭，可 家 里 人 、厂 里
人，硬 让我 闲呆着 ，闷
死蹩死 。他们不给我活

干，我 自 己就找了这看
车的活 ，可一时又没个
存车 规矩。你 是 文 化
人，想请 你 给 写 个 露
布，规定上几条。”嗨 ，
原来 才 这 么 点事呀 ，
我立 即 爽 快 地 答 应
了。同 时 ，也就把手里
攥着 的 零 钱很 快给他递
过去。他这时 却急 了 ，

脸变得通红 ，抗议般 地
申明 道：“请 你一开始
就写上 ，我 这 是义务 ，
不收 费。”我 简直不敢

相信 自 己 的耳朵 了 ，这
个一 向 穷惯 了 的人 ，这

个为 钱和儿女 生闷气的
人，怎 么 竟会 在 “一切

向钱看 ”的 今天 ，倒 偏
偏反其道而行 呢 ！

回家 时 ，已到 吃午
饭的辰光 了 。路上 ，恰
遇见老陈 的老伴 拎着一
个大饭盒 ，一脸不高兴
地向厂 里走 去。现在是
阴差阳 错 了 ，她倒似乎
变成了 过去的老陈。

（ 插 图　李 胜 前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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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班 日 记上 的 “好”字 （散文 ）
南极

大汗淋淋 的 我俩 疲 困 颓 丧地歪在沙 发上 ，
用手指夹泥鳅 似地 夹着值班 区长老刘 递过 来的大
前门 。说不 上要和 谁斗气，劲儿都使 到 了 嘴 唇
上，带着 长长的 呼吸声深深地吸一 口 烟 ，又猛地
喷出 。

今天下 了 两 回井 ，为 了 一个 “特殊任
务”。上井交差 ，我俩 身上的 工作服还 没
有脱。

“ 是平地起风波 ，无端地给 咱通 风区
添麻烦！”刘 区长作完了值班 日 记 ，一边
往笔 套 里插钢笔 ，一边不满意地发牢 骚。

“ 每 人记一个加班工。”
我俩无言 ，同 意 接 受 。
我和 副 班长都 是大工级 ，一个井下工

五六 块呢 。反 正是拿 国 家的 钱又不是掏 区
长的 腰包 ，不 要 白 不 要 ！

钱到 手 了 。头儿 出 口 也痛快。满 意之
余，心里总 有 点 那 个一钻 巷 道 白 白
跑了一大趟，一 身 的 热汗 ，井下的情 况好

端端 的 ，什么 “异常 ”
也没有发现 。于 是我们

“ 得 胜 回 朝 ”了 。妈
的！哪个狗东 西谎报军
情，害 得老 子 再 次 出
兵！钱算个屁 ，心里不
舒坦 ！

副班长有滋有味地
吸烟 ，我有一搭 没一搭
地翻 着 区长的 值 班 日
记。

记事 ×年 ×月 ×日
（ 刘 区 长 初 中 文 化 ，

保卫 干 事 出 身 ，作 风 果
断，颇 好 文 采。）

× 时 X分 ：调度空
来电 ，通 风 区井下工作
有失误 。查 ！正副 班长
下井 。

× 时 ×分 ：一采 区
情况 良好 ！

（ 我 们 在 中 央 变电 所 打 的 电 话！）
× 时 ×分：二采 区情 况 良好 ！
（ 采 区 变 电 所 里 ，我和 副 班 长 打 电 话 ，

摇了 两 次 ，新 上 任 的 话 务 员 可 能 打 了 盹。副
班长 骂 了 一 句 “操蛋”！）

× 时 ×分 ：三采区没 问 题 ！
（ 这 是 全 井 最远 的 电 话 了 。话 务 员 接 线

很迅速 ，一摇 便 通 。我 俩 会 心 地一 笑。）
× 时 ×分 ：调度室 电 话 ，机 电 车 间 造 成

失误 ，误 判是通 风 区 。
（ 我 们 坐 下 喘 气 ，心 中 纳 闷 时 ，接 到 这

个消 息 ，返 回 地 面。）
好！

（ 习 惯 成 自 然 ，凡 是 经 他 手 里 的 事 ，必
以“好”字 结 尾。）

看到 这里 ，我那 小 小 的 不满 ，淡淡的委
屈和 被 人作弄 了 的感觉 ，在不 知 不觉 中烟 消
云散了 。我的两 次下井 ，一身 热汗 ，在记录 本
上换取 了 一个简单的 “好 ”字 。这一个字又
承担着 井下数 以百 计工人的 生命安全 。唔 ，
这就 是工作经验——它 是从浸透 着 汗水与 责
任心 的 襁褓 中 产生的 ！

这易 如反掌 的 但短点什 么 的 加班工 叫 人
不自 在。只有思想上这小小 的 感受才使 我充
实、疲乏地愉快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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